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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26 台大心理系翁文嫻演講 

 

自詩語言中辨識情感的「不可測」

層次 

 

 

 

季節的末了(一)         黃荷生 

我忽然感覺到── 

這路的細細，這路的長長，這路的遙遠 

路上鋪築著輕輕薄薄的嚮往 

感覺到方正握緊的力，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位置；和那 

緩緩地飄墜下來的寂寞 

 

在季節的末了，憂愁的斜度像那山坡 

憂愁的純度似那覺醒的湖 

似那常常相遇的散步；像那 

四月的風，大都無一定目的的 

 

簡單的意義   希臘，Ritsos 李愁斯

(1909~1990) 

我藏匿在簡單東西的背後，所以你可以

找到我； 

如果找不到，你可以找到那些東西， 

你將觸及我手掌曾經觸及的， 

我們的手印於是浮現。 

 

廚房裡閃亮著八月的月亮 

像鍍錫的平鍋 ( 因為我的提及而變得

這樣了 )， 

照亮了這空蕩蕩的屋子以及這屋子跪

落的寂靜── 

總是這寂靜持續跪落。 

 

每一個字都是一扇門 

通向一次會晤，一次經常取銷的會晤， 

而且這個字將成真：當會晤中繼續堅持

時。 

 

 

 

 

 

 

 

 

 

 

 

 

 

 

 

 

 

 

 

 

 

 

 

 

 

 

 

 

 

 

 

 

 

 

 

 

羅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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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       也斯(1949~2013) 

 

 

你把說話寫在紙上送給我 

我沒有甚麽可送，寫下： 

 

「木瓜！」切開來，那麽多 

點點黑色的不確定的東西 

 

你說過喜歡吃，但我不知道 

話說出以後有沒有改變了主意 

 

我每次買了木瓜放在冰箱裏 

總碰上你不在，是言語的問題 

 

還是木瓜的問題？我只能從 

眼見的青黃色的瓜皮上去挑選 

 

我只能在那個青黃色的層次上 

回答，並不知道你裏面還有甚麽 

 

裏面是甚麽？認定是甜甜的瓜肉 

依普通常識都知道了，剖開來 

 

卻總出現了纍纍的種籽，你不 

喜歡，你說最好甚麽也沒有 

 

不要牽連了甚麽，黏着了揮不去 

有時又捉摸不住不知滑往何方 

 

不要有那麽多糾纏，不要說 

那麽多話，我們吃無言的木瓜 

 

 

 

 

 

 

 

 

好，好！但總有甚麽在嘴裏 

咀嚼，吐出一個詞：木瓜 

 

你抗議了，說我說了太多話 

表皮斑駁，瓤裏充滿象徵 

 

不，真的，我只是想與你 

好好的吃個木瓜，但你我過去 

 

吃過的木瓜在眼前這個木瓜裏 

剖開來又看見了許多新的種籽 

 

 

 

 

我承認            顧城(1956~1993) 

                    

我承認 

看見你在洗杯子 

用最長的手指在洗 

水奇怪地摸著玻璃 

 

你從那邊走向這邊 

你有衣服嗎？ 

我看不見杯子 

我只看見圓形的水在搖動 

 

是有世界 

有一面能出入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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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從這邊走向那邊 

你避開了我的一生 

 

 

秋天的哀愁        夏宇 

完全不愛了的那人坐在對面看我 

像空的寶特瓶不易回收消滅困難 

 

 

 

 

 

與動物密談（一）     夏宇 

關於希臘。 

希臘很無聊，到處都是觀光客， 

但是我的紫色皮鞋配上綠色襪子  

受到重視， 

當每天早上起床覺得 

舊有的軀殼再不足以裝載 

新的靈魂的需要。 

關於溫度計。 

他們真的把自己整個裝在 

溫度計裡，頭伸出來，一致 

往左邊垂下，門 

虛掩著，我窺見他們 

凌空懸掛 面容 

平靜。透明玻璃管上劃著 

粗大的刻度，每個人擁有不同的 

計數，我們稱之為「罪惡的刻度」 

 

 

 

 

 

 

 

 

耳鳴      夏宇 

我們稱之為夏天的 

這些椅子其實 

是不同的島我們 

停下來找東西 

解開懸掛 

交換倒數 

骰子就變成線索 

瓶子就變成船螺 

鞋子就開始是一個郵輪 

我就駛過你的港 

你坐在箱子上寫字 

耳朵的手風琴地窖裏有神祕共鳴 

頭髮已經慢慢留長了 

鐘用海擦得很乾淨 

我們都會打勾 

在這樣的下午 

這是譬如的第６次方 

你喊我的名字 

遺失三顆鈕釦 

 

 

 

 

 

乃悟到達之神秘性   夏宇 

推窗望見深夜的小城 

只有雨讓城市傾斜 

只有風是橢圓的城樓 

只有我 

在身體的第 6次方 



4 

 

我穿牆而過 

 

 

 

波特萊爾（Baudelaire，1821－1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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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oète taiwanaise Yung Man-han à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Yung Man-han(翁文嫻) samedi dernier à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à Paris. 

Mardi 25 novembre 2014 

 

 

 

夢見 130 年來最亮的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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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車子沒有形體 

只有速度 

 

速度 

如雲隨伴著 

擁著的那種將要冒出又收起

的 

某些 

忽來的窒息 

我在速度裡變得流動 

形跡如可以散在五指之間 

只有心的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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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更相渾然的沒有 

沒有的時候臉圓圓 

頭型被滾落模糊了 

 

然而這一夜 

不模糊的是月光 

她走得太白 

踢得太徹底 

怎麼這空間被冰起來了 

呼得出氣 

氣是否等於速度？ 

等於莫名引生的年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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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我 

在渾忘轉動中偶然停著自省的 

一點心意 

冰輪般的世界 

要引我爬行 

要自一塊塊地上的霜片吃去再爬

行 

一直爬上線與線外的痕跡 

 

要將身體裡所有熱的塵的刮淨 

或只有骨的脆白 

可堪在這樣的白夜中睡 

在高速度的白夜裡 

有隱隱絞痛的心肺 

有廣大的遺忘 

 


